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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振强以一种回望的视角完成了《村庄

令》。这个视角是对的，几十年前的村庄在他

心中发芽，有了现在的果子。但是魏振强面对

的又是一个极度沉重的话题：第一，村庄不好

写；第二，散文不好写。古人讲“文章老更成”，

指的就是散文这类文本，不是指小说；小说拼

的是才情，散文拼的是阅历。一个人的认知和

表现有时候很难成正比。有些人认知很高，但

是表现不行；另一些人表现能力很强但认知又

不行。我的观点一贯是：认知要高于表现，但

凡属于文学艺术范畴的门类，我都认为如此。

认知是一个人的思想意识，表现则是一个人的

本领。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叫《怕散

文》，我觉得好的散文在我看来就是叙事清楚、

感情朴素、文字准确，如果按照这三条要求，很

多人，包括我，都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好，但是有

些人做得很好，比如说前辈汪曾祺、胡兰成，他

们就做得很好。我记得胡兰成在写《今生今

世》第一章时，写他们村子，写到了桃花——

“春事烂漫到难收难管，亦依然简静”——这就

是认知和表现，让我想起杜甫的“感时花溅

泪”。所以说，如果从这方面来要求，魏振强还

有很多的路要走，《村庄令》只是一个起点，我

也希望这本书是魏振强本人的一个新的起点。

再举一个例子，鲁迅先生写《孔乙己》，虽

然是一个短篇小说，但是他的这个文本实际上

已经模糊了散文和小说的界限，通篇都是白

描，没有过多的笔墨去描写孔乙己受了多少磨

难，或是咸亨酒店是怎样的氛围。鲁迅用了好

几个动词，比如说穿长衫喝酒的人“踱”到了隔

壁的房间，他用了一个“踱”，踱步的踱，印象中

就是慢慢地晃晃悠悠地过去了。孔乙己却是

唯一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人，所以他来喝酒拿钱

时，鲁迅又用了一个动词：排——排出了九文

钱，这个“排”是把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慢慢地数

出来，不能错，可见这个钱多难啊！不是一把

掏出来或一把拍出来，而是“排”。之后孔乙己

好长时间没来了，有人说他因为偷书腿被打断

了，作为伙计的“我”，突然看到孔乙己满手都

是泥，作者用了一句话：哦，这个人是用手走来

的。没有过多的描写，但是直抵人心。

魏振强可能因为有教书的背景，有时控制不

住就会要跳到前面来说两句。比如他有一篇写

外婆的，村里别的老人去世了，没有一条像样的裤

子，外婆就把自己压箱底的一条新裤子拿出来，送

去了。其实文章到这里就够了，但是他忍不住

还要加以说明——不是外婆裤子多了，也不是她

大方，而是证明她善良。这就多余了。好的文章，

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永远像冰山一样，写一点，

让别人联想到下面的九点，足矣。

举这几个例子，无非是想说写散文太难了，

虽然我对散文这种艺术形式是偏爱的，所以有

时候我面对一篇小文章的时候，我自己实际上

是要抽出半天的时间，不是随手拈来。好文章

都有匠心，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的要求

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其次是与大家共勉。

《村庄令》虽然是用一种回望的视角，但

作者当年的影子、当年亲历目击都在里面，回

望不是回忆，或者不仅仅是个人记忆，因为这

种感受经过几十年时间的过滤，应该是不一

样的——我 9岁时看到的和我 59岁时看到的

会一模一样吗？绝对不是，时间会使这个事

件的本身发生一种变化，一种变形，甚至发生

一种位移——村庄可能消失了，事件中的人

物或许不在了，但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带给叙

述人的认识还在。那么这点的把握，除了作

为亲历者本人的一种领会之外，还应有一种

提升，回望，意味着一种新的认知出现的可

能。木心的那首《从前慢》，前面铺垫了那么

多，最后只压着一句话：一生只能爱一个人。

这就是直抵人心的震撼。魏振强的文章中，

也有这样的东西，比如说他写他的小姨娘的

第一个孩子夭折，他说：春天，她的第一个孩

子埋在了春天。非常好的句子，它有一种诗

性，有一种诗的气质在里面。好的文章不是

那种词藻华丽、遣词造句颇为讲究，有时候要

晒自己的学问晒自己的知识，不是，我讲的是

准确，除了事实的准确，还有情感上的准确。

这里的准确，其实就是合适。最为合适。但

魏振强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比如他怀念

外婆，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走了，我一定要埋到

我外婆的身边陪伴她”——这是不准确的，没

有如果，人都要死，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将来我

死了，一定要埋在外婆的身边来陪伴她老人

家。再比如，魏振强写到了两个老师，一个是

教他的老师，自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初中生，

没有考上高中；教出来的孩子却考上了高中，

这种喜悦必定是喜忧参半，这种微妙的东西要

发掘出来，这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以名状

的东西。还有一个即是作者本人，当初也是一

个老师，他没有考上本科，考上了专科，于是就

把自己的一个叫宗轩的表弟，带在身边进行管

教，寄托了很高的理想。但是那个孩子后来的

表现让他很失望，他有一种挫败感。其实，这个

宗轩很争气，一生都在为亲人、家人付出，最后

不幸30多岁死在了苏州。这篇不短的文章，作

者本人的那种痛苦，那种力度，跟宗轩本人的事

迹是不匹配的，这种痛苦应该有深层的东西，因

为他们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宗亲的关系，又有

师生的关系，还有伙伴朋友的关系，这种复杂的

情感突然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面对这种感情，

应该有更多方方面面的东西折射出来，这个，我

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觉得，魏振强在写这个东

西有时候可能是一种急就，缺少一种通盘的细

致的考量。当然，这种急就章也有它的好处，它

能保持情绪的一种连贯性，但是不好的地方更

多，容易忽视一些东西，放过一些东西，甚至掩

盖了一些东西。

书名《村庄令》是胡竹峰帮着取的，很好很

响亮。既然写了一个“小令”，不妨以后再写一

个“长调”，我期待魏振强有更新的作品，写得

更加完美，真正意义上接近到汉语言文学美文

的这个境界。

源潭
□张玲

源潭自古有“源潭铺”之称。铺子多指商铺，有铺子必

多商贾，多处于通衢之地，源潭就处于潜、桐、怀三地交界

处，民风纯朴，百姓良善。

潜山人说话自带黄梅腔，源潭人尤甚，说话像是唱

黄梅戏，声音抑扬顿挫，语句尾部有优雅的拖腔，吐出来

即是清脆婉转，如黄鹂鸣叫，似山泉跌宕，如加上兰花

指、细碎的台步，大致就是一场戏剧在目，有听头，有看

头，不绝于耳。

朋友曾在源潭工作十余年，对源潭自有一番解说：源

潭地方好，人聪明，还热情好客。到源潭人家，所有的事都

好说，唯有一件事得听他们的———必须是吃了饭才让

走。酒肉不可少。主人兴冲冲地抱出有些年头的老酒，让

相聚的仪式感在老酒的浓烈里更强烈；女人则弓腰在菜坛

里厚厚的干盐菜下挖呀挖，挖出泛着岁月红光的腊肉、盐

鸭，再蒸上两根腊肠、鸭蛋等，腊菜的香味直袭口鼻，不由

得口水直流。吃饭还得请本地有名望的，或是家庭里德高

望重的人来作陪。记得去朋友家做客，老嫂子在锅台边忙

前忙后的，麻利中含着几丝羞涩，忙不迭地说不会做菜，怕

我们吃不惯。等满满一桌好菜摆在桌上时，又悄悄地躲在

厨房里收拾去了，背影里写着满满的贤淑。

源潭山高水长，大沙河、卢坦河、范庄河三条河贯穿其

中，水陆交通发达，南来北往的人多，见识广博，增长了源

潭人对商贸的敏锐度，造就了与众不同的经商格局，做起

生意是一套一套的，似乎自小就如同芯片植入了头脑，并

且一代一代的相传，尤其是制刷业。人们常说书香门第，

在源潭却是制刷世家。源潭也讲究拜师学艺，洁达刷业的

徐根就带了很多徒弟，许多年青人都喊他“师父”。师父领

进门，修行在个人，徐根师父的徒弟如今也都有了自己的

工厂，成为制刷企业的精英。

在源潭与徐根师父聊刷业，聊制刷，聊他们的创业

史。源潭做刷子的估摸着有千百来户。源潭做刷子的多

是双峰人。双峰山高地少，多贫困，在经济贫乏的年代，双

峰人难以自给自足，只好另谋出路，制作一些工用刷及家

用小刷对外兜售，零星的小手工作坊出现在自家的前庭后

院。为了更好地谋生，一批“背包客”就出现在全国各地的

大街小巷。穿街走巷，日晒雨淋，低眉恳求，风雨过后见彩

虹，第一批制刷人走了出来，成为制刷业的先锋引路人，就

像徐根、胡云节等先锋派，而这些人又将自己的经验传递，

让一些年轻的人走上了制刷之路，就这样你跟着我，我带

着他，一起向幸福出发。

为了更好地生产、制作与销售，最初的几户制刷人从

双峰走了出来，到源潭镇的街上买房、租赁厂房，扩大经

营，成立制刷企业，一步步走向成功。芝草无根，醴泉无

源，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现在说到源潭，人们都会不

由自主地说“源潭人有几把刷子”。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仰望浒山尖，看到箴言与励志

故事此起彼伏；从源潭的三条河的交流中，得知创业路途

的坎坷。看到镇上的旗帜上，路边的广告牌上，小镇客厅

里都明明朗朗地写着“中国刷业之都”，那个纳税千万的小

镇出名了，不容置疑。其实，从六顺达刷业的制刷流水线

上，已经感受到源潭刷业的与众不同，精致与人性化的合

二为一，品质必然，口碑必然。

时光渐行渐远，这个始于三国，以檀木为原料的车

圆木生产的 10 多家木匠铺，逐渐疏落在历史的长河

中。众多铺子在岁月更迭中变幻成长，品种不再单一，

品质不再简单，铺子里不仅有刷子，还有了冲上国际的

滑板。是源潭吸引了滑板，还是滑板看中了源潭，这其

中奥妙不得而知，而我只是将注意力放在速度与激情

上，还有那一张张精彩的版画上。“与国际接轨”“开展国

际性的速滑大赛”等词汇，实打实地落实在一个小镇子

上，一个小镇同时有了两个金字招牌，刷业与滑板，感觉

有意思。

说起金字招牌，我又想起了源潭的女儿夏菊花，一个

被称为“杂技皇后”、国家杂技协会会长的传奇女人，这样

一个烫金人物就出生在这个小镇。她的故事跌宕励志，是

小镇的骄傲，不仅如此。

有这样的故事，有这么多的人物，是清阳曜灵，和风容

与？还是三条河流的滋润？或许是下浒山上的甘泉孕育

出了万千精灵，连同铁皮石斛与长和山上的栀子花。

记得那日黄昏落日熔金之时，我站在了那片万亩香

雪海里，满眼皆是林下风致、清心玉映的栀子花儿。置

身其中，有兴奋，有飘逸，有忘我，有时光之味，岁月沉

香；那满山遍野的花儿呀，如繁星，如春水，数也数不过

来，恰如那些朴实的源潭人，散发着清远而沉静的香气，

在诗里远溢。

我终于众筹种下了
一棵杉树

□水竹

酷暑来临，当单薄的衣衫再也无法包藏冬

天囤下的赘肉时，我挣扎再扎挣，终于在清晨

五点半起了床，晃晃悠悠地朝小区附近的湖边

走去，准备慢跑两圈，4.8公里，亲自喂养的肉还

得亲自赶走，甭管是否成功，至少态度端正，我

尽力了，新购大码女装时也会爽快一些不是。

行至湖边，目光被一排高大的伞状树木吸

引了，停下来凑近去看，惊喜地发现是水杉。

树木当中，我最爱杉树，树干笔直挺拔，枝条却

柔软，层层舒展，碧绿的叶条在小枝上排成两

列羽毛状，煞是好看，如一个高大挺拔俊秀且

性情温和的男子。

大学时期，我在校园里曾经无意间看到一

个高大挺拔的男生背影，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

背影，不由自主地跟上去，他走得太快了，我这

小短腿最终没有追上，后来几乎没事我就在校

园里乱逛，但再没见过他，也没再遇见过拥有

如此好看背影的男生，至今后悔，当初没有大

喊一声：你给我站住！现在偶尔还会脑补，不

知他的正脸是王一博还是肖战。

想到这儿，我拿出手机给同寝室的大学同

学七娃打了个电话，没有寒暄，单刀直入地说，

你猜，我看到什么了？你还记得我们上学那会

儿，我疯狂地去找一个背影好看的男生吗？七

娃迷糊着好一会儿才说，啊，你找到他了？在哪

儿，长啥样？帅吗？加微信了没……声音从最

初的半睡不醒猛地飙到鸡血满满。

我说没有，只是看到了一排杉树。七娃

说，你神经了呀，大清早的，把我吵醒，气氛都

烘托到这儿了，你就给我说只是看到了杉树。

没事挂了啊!
我说别呀，有事儿，在我们这儿，看到棵杉

树多不容易，唉，要是有个小院，我倾家荡产也

得买棵杉树来栽。

七娃说，你还是倾家荡产先买个小院再说

吧!不过，想种杉树倒容易，去蚂蚁森林种不得

了，攒够所需的绿色能量，它们会在特定的地

区给你种一棵真杉树的，还帮你养护，你想去

看的时候可以去看。

人对美好且喜欢的东西，会本能地想占为

己有。

我果断挂了电话，打开蚂蚁森林，一棵云

杉需要198000克绿色能量，而能量的获取除了

步行、乘坐公共交通，还能通过拯救绿色能量、

车辆停驶、绿色回收等绿色环保行为来获取。

从此，我发疯似的积攒能量，每天风雨无

阻雷打不动坚持湖边打卡跑步，车也不开了，

改坐公交，尽管如此，每天收到的能量不足500
克，粗略算了一下，一个月也就 15000克，一年

下来也种不了一棵杉树，无奈我又去找七娃请

教，她已经全部解锁了蚂蚁森林的所有树木，

妥妥的种树王者，她说除了多加好友偷能量，

还可以让朋友们帮你浇水，事半功倍。

我用尽毕生文采可怜兮兮地发了个朋友

圈，并承诺一旦种树成功，凡浇水者必得红

包。还和七娃建立了除同学之外，更进一步的

每天互送绿色能量雨的友好合作关系。

我们都忙，几乎很少闲聊，但我知道她每

天几点起，几点睡，几点比较空闲，看收能量和

送能量雨的时间就知道她的基本作息时间。

有几天，我家里遇到一点急事儿，没顾上

玩蚂蚁森林，也没跟谁讲，自然也就没想着能

有人会来问候，七娃却发微信问我，怎么了，几

天都没有去蚂蚁森林。被默默地关注，适时关

怀，格外暖心。

也有时，她起得晚，有其他朋友送了我能

量雨，每个人每天只能收一次，她送不了我，

就在对话框里吐槽“是谁这么爱你呀，大清早

就送你能量雨！”一连几天之后，她说：“完了

完了，我们之间出现了第三者，我的地位岌岌

可危!”
我跟七娃说，不管谁送我能量雨，我最爱

的人都是你。因为，你不仅陪伴了我整个青

春，还帮我圆了种杉树的梦。

两个月后，在我自己的努力和亲朋好友

的众筹之下，终于如愿种了一棵杉树，在大

理。同时意外的收获是，我为了多得能量，天

天坚持跑步，体重轻了七斤，整个人瘦了一

圈，轻盈了很多，拍照片给七娃看，她说我满

满的少女感。

能让我这个奔四的人重回少女时代，暂且

把这归功于爱情的力量吧，也可以说是梦想，

有时我们喜欢一个人或心有所向，如同喜欢月

亮，我们会本能地努力向上，攀登山峰以靠近

月亮，即使没得到月亮，在攀登的途中，也收获

了一路风光，沐得一身清辉，已然值得。

常常，我踯躅在注视晚霞余辉从地平线消

失，良久我才回过神来。白居易的《秋思》,有
“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那种绚丽多姿、清

新旷远的世界观把我打动。心有起伏，像是被

谁拽了一下。仿佛因为我喜欢这火烧红的什

么而有为而为，这为，想来便是那漫无边际的

中国红、逶迤不绝的红枫和斑斓刚阳的熊熊火

焰了吧！

我总觉得，火焰是骑着草木的。而笨头笨

脑的村庄总爱窝藏在草木深处。初夏的风在村

里撒野，刮得人骨缝里生疼，这是村庄的童年。

我时常会在村边地头与草木行注目礼。你能想

象，没有草木的村庄是啥模样？反正我一踏进

故乡龙桥镇的泥土，呼吸的全是草木的味。草

木装饰村庄和庄稼，农人和草木有着与生俱来

的复杂感情，草们要做牲口的饲料，木们要做盖

房和家具材料，边角料用来烧锅取暖。

当草木们岁月枯荣活到百岁，他可能还

是个英俊少年，尽管这个始终与村庄不离不

弃的世代亲戚，始终演绎着地老天荒的人间

大爱。而我眼前的它们是年轻的、婆婆的、

稠密的、铺天盖的，起伏着枯黄、苍茫和泛

滥着荒芜，柔软的枝头有着火焰般的水色，

草的鹅黄与枫杨的深红，别有滋味，蕴含禅

意，让游子有了归宿。

如果说草木葱绿使村庄有了诗情画意，外

界不甚了了，那是农人不会外宣的愚钝表现

吧！秋深了，露水一日盛似一日，枫树梢变成

了火烧红，银杏也换上明黄的盛装，草木却因

为卑微，到处可见，而我看到的只是蓬头垢面，

横陈于秋雨潇潇，漫不经心地撩拨在路旁。条

件反射让我想起陶潜的《归园田居》，“方宅十

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

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那种田夫

野老,天性自然的气韵风度才是最近人心的，如

若一团不熄的火，永远暖人。即使眼界里什么

也没有，又仿佛什么都拥有，这是今人所不能

企及的。

记忆中的儿时，父母精简回乡，哪怕是那

些生产队饥馑的年月，能有一点粮食却常愁没

柴禾生火做饭。那些年，秋阳静好。我们将目

光投向山场、坡地、庄前、屋后，所有的树仅限够

不着的华冠没被砍伐。河埂上草皮丰厚，我们

耐心地，一锄一锄地刨，枯萎的草根被锋利的锄

头连泥沙一同刨起，再用棒槌敲打一番，扔在阳

光下暴晒，蓬松的草皮如棉厚的地毯。母亲最

喜用瓦罐注些米水，煨在红彤彤的草皮上，土灶

里噼噼啪啪,十几分钟后，那米香的味道，生生地

折磨着我的味蕾，直馋得涎水欲滴。那一刻，多

么祈盼母亲呀，你能给我盛上半碗啊？！可母亲

并没在意我可怜巴巴的眼神。事后我方明白，

那是父亲一天劳动的全部给养。如今，又有多

少人能够体察那种饥寒甘苦之味呢？

得不到的东西总是稀罕的。邻居喜老爹

每天一大早赶着一群牛，说是露水青草最养牲

口。当太阳露出鱼肚白时，他担着沉甸甸的牛

粪，悠闲地跟在懒洋洋的牛屁股后，回到牛栏

拴好牛。他如贴大饼似的把牛粪贴在自家土

坯墙上，草色的粪饼带着农人手印的余温，如

雕刻黑宝石的项链围着土屋，风干的粪饼揭下

码放整齐，备过冬不足之需。我也跟着瞟学，

差不多是个寒风凛冽的隆冬，就是做午饭吧。

如同烧煤球需要柴禾做引子一样，想烧着牛粪

饼同样需要柴禾做引子。点着柴禾后架空，将

牛粪放上面，火力猛、耐烧，煮熟的米饭，那种

难言的草香味，真是无与伦比。等米饭盛完，

锅底便结了一层厚厚的锅巴，金灿灿的黄，闪

着光，酥脆喷香，放入嘴里，那滋味，令齿颊留

香，永远留在记忆深处，让人温暖，一辈子不能

忘怀。

由于草木,真是一生都忘不了黄屯安定黄

寅冲,那里起伏着我家那几年的柴草,那里的山

坳、竹林、水涧、茶园、茅庐至今了然于胸。一

忆起这些，就特别舒服。那时不觉得苦累，每

年秋季都要去砍柴草，借宿于姨父家，凌晨三

点起床，披星戴月，脚踏露水和父亲“判山”，无

非是把时间拉长多伐些柴草。虽坡陡林密，周

边，百鸟争鸣，蛇蛾翻飞……还有那些憎恨的

蚊蝇骚扰,我和父亲哪顾得上这些,寂静的山林

很远就能听到镰刀的“刷刷”声。抬头看，天穹

蔚蓝辽远，偶有几朵白云飘过。几个时辰,密密

匝匝的茅草、荆棘、藤条放倒一片。砍伐的漆

树枝像魔术师，喷出雪白的浆汁，粘上手脚，一

会工夫，发痒、红肿、起水疱、溃烂，疼得我连连

龇牙咧嘴。

吃一堑长一智，来年，把自己裹得严严实

实。晌午后，脱掉“武装”到牙齿的装备。眼睛

多留神，也就风轻云淡了。

然而，柴草要从山上搬下来，再用板车运

到十多公里的一个叫山上的偏远小村，不仅山

道崎岖凹凸，还有几道陡坡。想想这些，就感

到害怕，在心里有流泪的寒凉，人活着，不仅仅

只有粮食，还需要烹熟饭菜的柴草。不知怎么

搞的，“判草”的日子霎时浮现——也许，没有

什么时期比现今更容易枯槁更心神俱疲更需

要强大的火焰。

那个夏夜，月光银白，父亲背上竹篮，手上

拿一把手电筒，打开朝地上晃了晃，银白色的

光随着父亲手臂的晃动四处游走。

今早我听父母嘀咕道，生产队沙河埂猪圈

檐上有几捆草，应该还没被人背走，今晚趁着

月色去瞧瞧。

说是瞧瞧，倒不如说是偷，要不然非要选

择晚上呢。庄上断粮断柴禾的不止我一家，大

多数人家农闲季只吃两顿，为的是省些粮草，

为春荒留点念想——因为用一点少一点，也是

无以积蓄的，所以稀罕。

一条土路沿着两旁水田弯曲向前，有座石

桥通往竹林深处，最要紧的是我们家明天早饭

就没烧的了。母亲说，你父去河埂找草我心都

提到嗓子眼上，幸好那晚的月色很亮，堂屋的

大门敞开着。

父亲那晚回来很晚，母亲那双焦灼的眼睛

和紧锁的眉头，还有额头掉下来的几缕乱发。

沉湎低回，可以将所有往事沉渣泛起——

父亲为我专门讲一篮稻草时那莫名悲戚的神

情。“你瞧，老爸流泪了？”弟悄无声息对我说。

我盯着清瘦的父亲，见他苍老的眼睛噙满泪

水，眉头紧蹙，皱褶人中兀自“川”显。饥荒岁

月，一去不还，难免哀伤。今天，当这些在记忆

深处即将泯灭复又齐刷新扑到眼前时，我才明

白，父亲讲的是他自己啊！

许多事，必须经历，才能恍然有悟。

皖南的冬季，一家人端坐八仙桌旁，架一

两只红泥炭炉，两脚放入发烫的火桶。尽管当

下取暖设备日益现代化，但皖南人还是习惯于

传统，他们冻僵的思维开始在炭火下一点一点

发酵，面颊桃红，发梢及衣襟的纹络里渗出炭

火的气味，萧瑟寂冷在茸茸暖流下逐渐生动起

来。桌上牛肉炖萝卜在锅里突突地跳着，菠

菜、芫荽、蘑菇、粉丝、鹌鹑蛋、豆腐等辅材。一

碗饭下肚，再舀半碗底汤喝喝。个个额上布满

细汗——仿佛一尊尊沙门不坏之身，藏有不凡

的绮丽与满足。

我一直在惦念着过往的柴禾土灶。这些

朴素的东西，真是直抵人的心底，也才是永恒

不灭的，如若一团不熄的火，永远暖人。

然而现在的我蛰伏于红尘滚滚的市井，好

在对乡土的矜持，将我从俚俗的惊涛里把自己

捞起来，慢慢有了温暖和煦之情时，我只想把

所有的钢筋水泥羽化成蝶，草木成为城市标

杆，草木汪洋恣肆，让灵魂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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